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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科学

虽然在鹰城出生，但严格地说，张维莲
更像是平顶山第一代小“移民”。1957年 1
月，张维莲的父母领着一岁半的大女儿，一
路奔波了好几天，从当时的黑龙江鹤岗矿
务局来到平顶山，成为鹰城早期建设者之
一。那时，张维莲的母亲张玉华已经怀孕

约7个月，当年3月6日，小维莲呱呱坠地，
成为鹰城诞生的小小见证者。

60年来，张维莲在鹰城扎根，与鹰城一
同成长，和母亲一样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
医务工作者。3月 15日上午，在园林小区
母亲家中，张维莲快人快语，言谈中透着一
股利落劲儿。她的一切早已深深打上鹰城
的烙印，这里就是她的故乡。

张维莲：
小“移民”扎根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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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租
园林路与长青路

交叉口御玺宾馆六楼
1700 多平方米（含 30
多间房，装修过，有空
调，有会议室、厨房、网
线，专用电梯、车位），
可办公用，现诚意出
租。

自己当年运送砖块建起的楼房，如今变成了不起眼低矮建筑，60岁的高立柱感慨
万千。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张维莲（右）与母亲一起快乐回忆往事。本报记者 张鹏 摄

□本报记者 杨尊尊

高立柱家住市区长青路附近，今年60
岁，和鹰城同龄。他有些眼花，看不清纸
上的字，更不会用微信等社交软件，外出

更喜欢骑自行车。“鹰城发展速度太快，我
都跟不上了。”行走在车水马龙、高楼林立
的城市中，高立柱的内心有些矛盾，他既
为鹰城翻天覆地的变化欣喜，又不免因自
己被时代悄然甩在身后而心生感慨。

高立柱：
鹰城发展速度太快，

我都跟不上了

张维莲姐弟 5人，她排行老二。在她
的记忆中，童年时光总是和大片麦田联系
在一起。如今的矿工路与体育路交叉口附
近曾是大片麦田、高粱地。大姐有时领着
她，赶着家养的3只鹅去麦田放养、玩耍。
年幼的四妹喜欢在麦田里跳舞。淘气的孩
子们也曾到开源路中段大片水坑处捞浮
萍，“当时觉得特别远，现在通车了，感觉两
步路就走到了”。

张维莲的父亲是位老革命军人，母亲是
一位医生。来到平顶山时，职工宿舍刚刚盖
好，刷着白石灰，味道很呛人。全家人到比
他们早来一年的朋友家借住了两个多月。

“那时候荒芜一片，啥都没有。”今年82

岁的张玉华回忆说。基础设施正在建设，
城区只有尘土飞扬的小土路，“商业中心”
就在老大楼一带。小维莲出生在当时的煤
矿筹备处卫生所，即现平煤神马医疗集团
总医院的前身。家家都没什么家底儿，国
家配发了床、桌椅等家具。但没人在意过
条件的艰苦，“当时来的有很多老八路、老
红军，都是一心为工作”。

虽然物资贫乏，但他们的记忆依然美
好：老大楼东边儿有看小画书的摊儿，一两
分钱就能看一本；市工人文化宫的露天电影
院5分钱一张票，可以享受一两个小时的美
妙时光；即便上中学时去焦枝铁路支线施
工现场帮忙砸石头，也是累并快乐着。

麦田里的快乐时光

张维莲2007年退休，之前是建井一处
职工医院的医生。她和大姐都是医生，一
定程度上受到了母亲影响。

基 本 生 活 用 品 凭 票 供 应 、上 山 下
乡……都被张维莲这代人赶上了，吃过的
苦后来都成了她的财富。在父母的教育
下，她从小艰苦朴素；在北渡公社汴城青年
队的下乡经历养成了她吃苦耐劳的品格。
1976年回城后，张维莲在当时的建井一处
当打字员，后来去矿区医院培训班脱产学
习了两年，成为建井一处卫生所一名医务
工作者。

张维莲接触的多是工伤病人，对伤口
进行清创、缝合等处理。矿上有重要工程
时，必须有医务人员在现场跟值，以应对突

发事故。当时女医生多，一值班就得连续
十天，很多人都不太愿意去，张维莲是个例
外。“十矿、十二矿、大庄矿，我都去过。24
小时随时可能有人敲门。”两三岁的孩子有
时没人照顾，她干脆把孩子带了去。“母亲
是医生，工作很忙；父亲虽然是领导，支援
高产时还下井，说要身先士卒。”这种实干
精神深深影响着张维莲和兄弟姊妹们，并
践行于他们的工作中。

“跟值时只有一个小医务箱。装着治
疗心脏病等的急救药物和一些简单的急救
器械。”张维莲说，当时建井一处医务所的
器械也很简陋，“好一点的心电图机器都没
有”。后来，B超机、X光机都有了，工人检
查身体也不用去大医院了，还有了住院部。

受父母影响一生敬业

张维莲退休后，除了操心上小学的孙
子，剩下的时间，她都用来陪伴老母亲。兄
弟姊妹们多，每天轮换着为母亲做饭、夜晚
陪伴。老母亲虽然年纪大了，但依然思维
清晰，举止从容。“这是我们的福气。”张维
莲说。

母亲张玉华所住的园林小区以前是棚
户区，也是矿上很常见的住宅。如今改造
的小区楼房崭新，环境整洁，家中敞亮。小
区出门就是热闹的市场，对面是鹰城广
场。作为矿上的职工，兄弟姐妹几家都享
受到了棚户区改造的优惠政策。

在张维莲的印象里，她是和鹰城一起
成长的。小时处处是低矮的平房，仅有的

“四棚楼”甚至吸引了周边地市的人来看稀
罕；60年来，现代化的高楼拔地而起，曾经
靠职工亲手搬砖、打水泥地的矿务局医院
如今也建起了30多层的大楼。特别是经
历过“买肉、买布都得凭票，还得抓阄”的计
划经济时代，如今的物质生活是如此充足，

“用翻天覆地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平顶山是座移民城市，当时的矿务局

基层领导大多来自东北，也有河北唐山等
地的，开口就是标准普通话。正因为如此，
这个年轻的城市包容性更强。鹰城同龄人
的父辈成为最早的开拓者，一代又一代人
为城市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让它一
天天变得更美好。

与鹰城同成长感慨良多

1955年，高立柱的父母随着东北援建
大军落户当年的平煤四矿。1957年3月2
日，高立柱出生，当时一家人租住在光明
路北段附近的平房里。高立柱记得很清
楚，年幼时一家三口租住在一间屋子里，
中间用高粱秆隔开，一边父母住，一边自
己住。

1974年春，即将高中毕业的高立柱积
极响应政策，到市郊委红旗公社红旗大队
西高皇村（今新华区西高皇街道西高皇
村）下乡。种菜、开拖拉机……这一待就
是近两年。

“当时光明路北段为数不多的三层楼
（今光明路平安佳园南侧农信社办公楼），
就是我下乡时开拖拉机一车一车给他们拉
的砖头、石块建的。”说着，高立柱仿佛又回

到了那个火热的年代，沉浸在对往事的回
忆中：“那时候只有诸葛庙（今开源路与和
平路交叉口附近区域）是繁华区，汇集了粮
店、理发店等国营商店。当时理发只要两
毛钱，从四矿坐公交到诸葛庙仅需7分钱。”

高立柱说，20世纪70年代以前，从光
明路往西，从劳动路往东都属于郊区，市
区主要干道也就中兴路和矿工路两条。

“那时候中兴路只比现在的人行道宽一
点，70年代中期修光明路时，一下比中兴
路宽多了。”高立柱说，当时市区人少车
少，好多人看着修好的光明路纳闷：“修这
么宽的路干吗？”谁曾想，短短几十年，随
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市民生活水平大幅提
高，曾经空荡荡的光明路早就被遍地的私
家车堵得水泄不通了。

当初觉得光明路修太宽了

1977年，高立柱回城后，成为当时六
矿的一线井下采煤工人。1980年被调往
六矿机电队，因为表现突出，后被推荐到
矿上学校继续学习知识。当时，平顶山作
为一座煤炭大市，形势一片大好，全市小
煤矿遍地开花。20世纪90年代，六矿新
开一家名叫“青年矿”的小矿场，高立柱被
派去担任管理。后来，青年矿易主，高立
柱回到六矿行政科工作，直至退休。

像高立柱的父母一样，20世纪50年
代，成批的东北援建者对鹰城建设和城市
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大规模
的东北人口迁入，曾一度改变了鹰城人的
生活习惯和建筑结构。高立柱告诉记者，
建市初期，居民的生活配套设施极不完
善，仅冬天取暖就是个大问题。

当时鹰城本地人冬季大都在屋子里
烧麦秸秆取暖，不仅灰尘多，效果还不
好。援建者迁入后，很多人沿用了东北传
统的取暖方式：火墙和火炕。他们先在墙
外挖灶炉，烟囱设置在火墙上方，利用炉
灶的烟气热量来升高室内温度，保暖效果
非常好。很多本地人看到后纷纷效仿，后
来有些人在自建民房时直接预设出火墙。

如今，鹰城市民基本都住上了楼房，
大都用上了暖气，但火墙带给这一代人的
温暖却留在了很多人的记忆中。

“我这一辈子没什么大起大落，平平
淡淡，能参与鹰城建设，和城市一起成
长，很荣幸。”高立柱说，现在的年轻人头
脑活，知识水平高，他作为鹰城同龄人见

证了鹰城的发展，更相信年轻一代能把
大美鹰城建设得更好更美。

（本版所提单位，除特别标注外，现在
均属平煤神马集团。 编者注）

援建者曾改变鹰城的建筑结构


